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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林丽韫

　　西园寺一晃先生的父亲西园寺公一，是中国人民的

老朋友，被誉为“民间大使”，中国朋友都亲切地称他为

“西公”。１９５７年冬天，我曾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第二

次访日，其间，西公和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在富士山下

的风景名胜沼津市为我们举行了迎新年晚宴，充满友谊

的欢聚至今令人难忘。第二年，西公一家就来到北京，一

住就是十三年。当年西园寺一晃称邓大姐为“邓妈妈”。

他进北京二十五中学习，是邓大姐专门给校长打电话联

系的。周总理对他说“在学校习惯不习惯？在北京生活

最重要的是要多交中国朋友”。西园寺一晃先生说：“周

总理夫妇是我们一家难以忘怀的恩人。”１９７９年我调到

全国妇联任专职副主席以后，就在邓大姐的领导下工作。

作为妇女工作的新兵，在大姐的言传身教下，我逐渐关心

妇女姐妹的疾苦，决心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事业贡献自

己的力量。１９８１年，邓大姐作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

长，倡议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，经选举我连任三

届会长。在妇女工作和对台工作中，我经常聆听邓大姐

的教诲，是大姐手把着手教会我做群众工作的，这就是要

建立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。西园寺一晃

先生在与邓大姐多次接触后萌生了写《邓颖超传》的想

法，以向日本读者特别是日本的女性介绍邓颖超。这本



书在１９９９年出版后反响很好，第一版在两周内就销售一

空，到２００４年已出版了六版。邓大姐是在国内外享有崇

高威望、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

无产阶级革命家。出版《邓颖超传》的日本潮出版社在封

面写道：“被十亿男女老少仰慕为妈妈和大姐的邓颖

超———‘周邓樱’凝聚了她的伟大一生。”邓大姐和周恩来

总理一样，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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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　　　

前言　伟大的一步

周樱盛开　初访日本

　　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９日。

中国民航专机静静地从雾雨弥漫着的伊丹机场起飞

了。邓颖超的脸颊靠近窗口，透过乳白色的云层凝视着

日本美丽的山河。

转眼间十一天过去了，邓颖超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代表团团长的身份，再次访日。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代

表，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极大尊敬和广泛欢迎。虽然只有

短短的十几天，周恩来曾看过、走过的地方和景物，在颖

超的脑海里留下了不灭的烙印。

在日本，颖超感觉仿佛置身于樱花烂漫之中，心中充

满了温暖、甜蜜和幸福。周恩来也是特别喜欢樱花的。

见到了许多老朋友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，有很多很多

难以忘怀的场面。

其中在京都岚山举行的周恩来纪念碑揭幕仪式令邓

颖超终生难忘！碑上所刻“雨中岚山———日本京都”，是

十九岁的周恩来在１９１９年４月写下的咏京都岚山的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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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的中国正饱受外国列强的蹂躏，祖国面临着生

死存亡。周恩来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习，为了投身革命抵

抗运动，他毅然决然地回国。这首诗颖超一定读过许多

遍。每一次读都会令人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　　雨中岚山———日本京都

雨中二次游岚山，

两岸苍松、夹看几株樱。

到尽处突见一山高，

流出泉水绿如许，绕石照人。

潇潇雨，雾浓；

一线阳光穿云出，愈见姣妍。

人间的万象真理，愈求愈模糊；

———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，真愈觉姣妍。

这首诗表达了青年周恩来救国救民的强烈感情。如

今已经过去六十年了，在岚山的龟山公园里竖立起周恩

来纪念碑，并刻着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亲笔写下

的“周恩来纪念碑”几个大字。昔日周恩来为和日本侵略

者斗争而离开日本，如今这首诗作为日中友好的象征却

被刻在纪念碑上，真是令人感慨万端！

飞机在云海中飞行，日本已从视野中消失。

这次访日，由于日程安排很紧，未能去看“周樱”。对

于邓颖超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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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病重期间与池田大作会谈

周樱———

这是种植在位于东京八王子的创价大学校园内一棵

樱花树的树名。就在这棵普通的樱花树背后，却有着一

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，周恩来总理和创价学会会长（现名誉

会长）池田大作在周恩来所住医院进行了会面。为纪念

这次会面，由创价大学日中两国学生在创价大学校园里

种植了一棵樱花树，被命名为“周樱”。

那年，对周恩来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。

虽然有些前兆，但正式被诊断出膀胱癌是在１９７２年

５月以后。不停的血尿，有时还有大量出血。周恩来拒

绝进行精密检查，因为当时国内形势不允许他休息。

１９７１年发生的“林彪事件”在党内还有影响，随后“四人

帮”对老同志进行迫害并伺机对周恩来伸出魔掌。

虽然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，但如果不缔结和平友

好条约就很难建立起牢固的中日友好关系。但是，在日

本国内，自民党内的形势多变而复杂，需要一个准确的判

断和政策。周恩来打算不惜一切为实现真正的对日关系

正常化而努力。他认为错过了这个机会将来必定会后

悔。如果不能马上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，不仅是两国人

民的不幸，对亚洲的和平与安定也是非常不利的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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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完全没有把自己的健康问题放在心上。他想

的只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还有亚洲和世界的和平。为

了国际环境的和平与安定，为了推进尼克松访问中国带

来的中美关系的改善和邦交正常化使日中关系得以改

善，一定要实现中美建交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。

因为工作，总理一再缩短了本来就很少的睡眠时间。

癌细胞的生长是非常快的，从膀胱转移到大肠、小肠、十

二指肠、胃、肝脏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
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，总理不得不按照“组织决定”住进

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○五医院。颖超非常感谢组织的决

定，总算松了口气。虽然这只是为使病情恶化得慢一些，

但这已经足够使大家高兴了。因为哪怕是多活一天，不！

哪怕是一秒也好。

从这一天开始直到１９７６年１月逝世，总理总共做了

十次大的手术和八次小的手术，并使用了大量有着毒副

作用的抗癌药物。

病魔消耗着总理的体力和精力，但总理以他那顽强

的精神和意志与病魔进行着抗争，对于突然袭来的疼痛

决不屈服。每当手术后从麻醉中醒来，他即刻就开始投

入工作。其实，住院只不过是把工作的场所移到病房而

已。医疗组和秘书组不知多少次地恳求总理休息，但他

总是微笑着说“没关系的”，然后不停地工作着。直到生

命的最后一刻，没有一个人听到过总理的叫苦声。这是

他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“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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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理的秘书有着这样一份记录：从住院前的１９７４年

１月到５月，总理工作了一百三十九天，其中，有九天是

一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，有七十四天是一天工作十四

至十八小时，有三十八天是工作十九至二十三小时，有五

天是工作二十四小时，只有十三天是一天工作十二个小

时以内。

那段时间，亲友和同志们希望邓颖超劝劝总理。他

们说“能说服总理的只有您了”。秘书、警卫员、司机、厨

师，大家都担心地彻夜不眠。颖超不忍心看他们这样，虽

然他们什么也没说，但他们的眼神说明了一切。

颖超对于大家对总理发自内心的关心感到欣慰。颖

超想：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但总理的心情我也非常理

解。如果我是恩来的话，我也一定会和他一样的。近旁

的人们恳求颖超劝周总理：“至少请现在先不要接待外

宾了。”

“谢谢大家！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我和你们的心

情是一样的。但有的事情是即使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必

须要做的事情。有的人是即使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必须

要见的人。我理解恩来，相信恩来，并且支持恩来。”

不能阻止，也不应该阻止……这在某种意义上对颖

超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

１９７３年大量出血后还没过二十天，周总理先是会见

了自民党的众议院议员木村武雄，然后又同通产大臣中

曾根康弘就日中进一步发展进行对话。１９７４年１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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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平正芳就航空协定进行会谈，３月末病情更加恶化。４

月份一边输着血，一边还会见了前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。

在与病魔进行殊死斗争的１２月，总理以其惊人的毅

力会见了池田大作会长。那是池田会长第二次访华。之

前，作为周恩来的代理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和池田大作进

行了会谈。

作为总理的专门医疗小组和秘书组成员，他们非常

清楚无论是多么重要的贵宾，总理的病情都是不允许的。

总理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。但是这是一个在自己有生

之年必须要见的人之一，这真是一次削减性命的重

要会见。

当时周恩来总理七十六岁，池田会长四十六岁。

这天在解放军三○五医院发生了“混乱”。

８月份的大手术以后，总理病情稍微平稳些，但之后

病情又开始恶化。当时无论是谁都非常清楚如果强行会

见的话，必定会缩短生命。因此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不反

对的，因为中国和人民都需要总理，都希望总理哪怕是多

活几天也好。但是，周总理此意已决。

能够阻止总理的只有颖超。大家都期待着颖超，认

为她一定能让总理重新考虑。但是，这一次，颖超没有阻

止总理。

因为颖超非常清楚总理要会见池田的原因，并且对

总理非常地理解。颖超在追溯着这段往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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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与创价学会

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。

周总理开始关注日本。第一是１９６０年１月日美两

国签订了《新安保条约》。日本政府继续选择了积极支持

“封锁中国的政策”。第二是大多数的日本人民反对日本

政府的做法，开展了空前高涨的反对安保的国民运动。

第三是日中民间交流逐渐成为一大潮流。这期间总理想

方设法试图改善日中关系。

此时，高衞达之助来访。高衞是自民党众议院的议

员，曾任经济企画厅长官，是经济方面的专家，热衷于改

善日中关系。１９５５年他作为外相代理出席了第一届亚

非会议（万隆会议）。而周恩来总理则代表中国出席了会

议。当时日本政府以未和中国建交为由禁止高衞与周恩

来总理接触。而高衞不顾日本政府的命令，堂堂正正地

和周总理会见。从那以后高衞非常尊敬周总理，而周总

理也非常信赖高衞，他作为日中关系的一个渠道发挥了

重要作用，尤其为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发展成半官半民的

廖·高衞贸易协定（Ｌ．Ｔ贸易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周恩来会见高衞，就日中贸易进行了会谈。当会谈

告一段落的时候，高衞说：“总理，今天我有一个提案。”

“在日本有一个佛教组织的创价学会，１９６０年池田

大作担任该学会会长后会员激增。我家就住在学会本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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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附近，根据我平时观察，会员中普通老百姓较多，他们

认真、有礼貌，热心和平问题。在日中民间交流、国家关

系改善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中国应该和这些人

交流。”

周总理认真听着高衞的热心说明。

“创价学会”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那以

后，周总理指示去日本的部下们研究“创价学会”。如２０

世纪６０年代，担任Ｌ．Ｔ贸易日本事务所首席代表孙平

化（后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）临时回国，向周总理汇报工

作时，周总理对孙平化及其部下说：

“你们对于‘创价学会’应该重视。从会员的数量来

说，它占据了日本人的十分之一，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，

不可忽视。应该想方设法在创价学会中多交朋友。”

同时，还指示将要访问日本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

朴初：

“到日本后如果有机会要和创价学会建立关系。”

但是，在当时的中国能够真正理解总理想法的人很

少。就是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，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的

日本通孙平化也说：“坦率地说，周总理指示我们要重视

创价学会，在当时我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。在池田先生

访问中国之前，我们对创价学会的认识不够充分，甚至存

有很多误会。”

其他干部更是可想而知。有不少人将其与反对军国

主义复活的问题相联系，对这个有着高度组织的巨大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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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抱有一种警戒心。

有一件事情证实了总理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
１９６８年９月８日，在第十一届创价学会学生部总会

上，池田大作会长直接提到了中国问题。

但这一年对颖超和总理来说都是如同噩梦般

的一年。

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，此时出现了难以收拾的

大混乱局面。到处发生武斗，周恩来总理身边的同志、部

下一个接一个地被红卫兵、造反派镇压。极“左”思潮盲

目排外，周总理等通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的外交关系也多

数遭到破坏。在日中关系上，因为中国的混乱，给反对中

国派以借口。更严重的是很多日本人对中国持怀疑态

度。好不容易高涨起来的日中友好呼声顿时哑然。在回

顾当时情况的时候，邓颖超说是池田会长的发言挽救了

日中友好关系。

的确，当时池田会长的发言令人难忘。在两万多学

生面前，池田坚定地说：

“我在这里想谈谈关于中国的问题。……就是站在

日本人的立场上来讲，我们也是不能回避中国问题的。

出于我们的世界民族主义理念，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必

须面对的首要的问题。……诸位，当你们成为社会的中

坚的时候，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你们应该手拉手共同建

设美好的世界。只有以日本和中国为轴心，亚洲所有的

民众互相帮助，互相保护，才能摆脱笼罩在今日亚洲的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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